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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 
 

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

 
看了大型理論電視系列片及其電視腳本《劉少奇與新中國 — 

祇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》﹐掩卷長歎﹐浮想聯翩。新中國成立後﹐

那一樁樁、一件件重大歷史事件﹐像過電影一樣讓你熱血上湧﹐

怦然心動。 
l968 年﹐文化大革命進入如火如荼的瘋巔狀態﹐中國的歷史

掀開了悲慘世界中的最不光彩的一頁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

化命﹐在萬馬齊喑的文化沙漠之中﹐戕賊人性和破壞文化成為全

民族的盛大節日。當時﹐我在內蒙插隊﹐劉源在山西插隊﹐在遠

離政治漩渦的邊緣﹐卻湧動著知青文化的新思潮。 
黃泥小屋﹐青燈一盞﹐天下第一快事﹐雪夜無人讀禁書﹐那

時讀書的情景又一次次浮現在眼前。儘管那時書很少﹐人也很年

輕幼稚﹐為了回答心中澎湃如潮的苦惱問題﹐一邊咀嚼文字﹐一

邊品味人生﹐那才叫莫大的享受。而現在坐擁書城﹐大多數卻盡

是油墨垃圾大爆炸﹐真是迴然不同。生產隊裡廣大貧下中農啼饑

飢號寒﹐日子一年不如一年﹐他們對你說：「想『社會』﹐盼『社

會』﹐『社會』來了硬受罪。」「今年盼著明年好﹐明年還穿破

小襖﹐20 多年過去了﹐叫人咋說共產好？」我們當時的生活極單

調﹐每天都是「吃三睡五幹十四﹐剩下兩個小時抓大事。」而聽

貧下中農憶苦思甜時﹐他們不經意地說出﹐「最苦苦不過六零年」。

驚愕之後﹐催人猛醒﹐令人思考。 
面對著慘淡的人生和為新中國奮門了一輩子的父母親友被關

進牛棚迫害致死的現實﹐當我第一次讀了劉少奇在 l962 年七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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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上的講話（包括毛澤東在劉講話時的不斷插話）﹐眼前突然

一亮﹐這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。親歷的實踐轉化為直覺﹐劉少

奇對了。順著當時對劉少奇的批判「六二年的右傾和六四年的形

左實右」﹐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」﹐還有什麼「三和一少」「三

自一包」「四大自由」﹐對照《哥達綱領批判》資本主義到共產

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的提法﹐《列寧全集》25 卷至 33 卷向社

會主義過渡的學說和新經濟政策學說﹐馬克思和列寧所堅持的從

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﹐是「三階段論」而不是通常流行的

由斯大林灌輸給我們的「兩階段論」。學習經典作家關於「國家

消亡的經濟基礎」的論述﹐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昇華同現。

自由自在地讀書﹐東拉西扯地聊天﹐使我在 1968 年底寫出了《中

國農民問題學習 — 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問題的研究》。拙著迅速

在全國知青中形成了手抄本﹐至今仍被幾十本研究當年思潮的著

作反復研用。為了這篇著作﹐我曾嚐過「社會主義」的鐵窗滋味﹐

但至今甘之如飴﹐毫不後悔。就對資本主義之批判這一點﹐我今

天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﹐態度之堅決﹐心安理得﹐

超過最老牌的帝國主義。 
以今天的水準﹐重新思考劉少奇的理論和實踐﹐思考他究竟

說過些什麼？做過些什麼？不是為了追求非此即彼﹐二律背反﹐

重講好人壞人的故事﹐「繁禮君子﹐不厭忠信：戰陣之間﹐不厭

詐偽」﹐而是經過歷史沉澱﹐回頭看更為了向前看。 
第一﹐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和馬克思、列寧「從資本

主義到共產主義」的過渡學說一脈相承。說明從資本主義社會到

社會主義社會﹐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﹐有一個獨立的從前者到

後者的過渡階段。這個階段的長短取決於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

境﹐經濟落後的後發型國家﹐過渡時期將相當長久。所以﹐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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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說首先是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﹐這是它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

說不同的地方；但它又不僅僅是一般的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﹐而

是關於全體人民解放條件的學說﹐它並不以全體人民要求解放的

主觀願望為轉移﹐而是以這些願望賴以實現的客觀條件為轉移﹐

這是它與各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不同的地方。他始終堅持

一種客觀的歷史觀察方法﹐並把自己的全部理論都建築在對整個

資本主義的發展分析之上。他的理論與「以社會統一組織生產來

改造資本主義即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」以及「勞動者的統一分

配即原來意義上的共產主義」嚴格區別。這是他理論上的特點﹐

也是他理論上的優點。 
第二﹐針對中國經濟落後﹐面對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﹐他特

別重視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。l953 年他明確指出﹐脫離了生產

力的發展﹐用動搖、消弱、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的方法去戰勝農民

的自發因素﹐這是一種錯誤的、危險的、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

想。劉少奇從不把自己的理論當作一承不變的教條﹐強加給人民

群眾的實踐﹐相反﹐他期待著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去理解它﹐

掌握它﹐檢驗它﹐發展它。但他的理論﹐並不是迎合群眾運動的

落後心理和盲目自發性的時髦學說﹐而是同群眾運動的落後心理

和盲目自發性進行鬥爭。他對列寧《論中國的民粹派和民主派》、

《兩種烏托邦》心領神會﹐這與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的發展﹐

資產階級革命﹐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的訓練﹐資本的國際性﹐都

是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條件﹐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﹐工人階級

就不能獲得解放的條件﹐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﹐工人階級就不

能獲得解放﹐社會主義就沒有成功的保證的思想一脈相承。劉少

奇特別清楚地懂得﹐不管資本主義還有多長的生命力﹐都不可能

是萬歲的（即使今天的「後工業社會」、「新經濟」、「知識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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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」、「信息經濟」、「高科技經濟」仍然不是一種新的生產方

式代替舊生產方式﹐資本主義也不可能萬歲）﹐資本主義發展依

據歷史規律﹐不能不轉化為自身的對立物﹐共產主義並不是資本

主義的異想代替物﹐而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轉化物。因此﹐

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根本不是對未來社會的想像、描述和設計﹐

而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一種客觀分析和估計﹐他們祇是

從這種分析之中提出某些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範疇相對立的經濟

範疇﹐而將其不可設想的細節完全置之不顧。那種人為的設計越

周密﹐就越會陷入空想。今天提出的「一百年不動搖」﹐祇證明

了資本主義生命力之強﹐並不證明資本主義永遠存在。 
第三﹐劉少奇和馬克思、列寧一樣﹐認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

主義的過渡﹐是指從資本主義到包括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

主義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。因此﹐列寧也把這個過渡

直接解釋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。社會主義社會是這個

過渡時期的直接目的﹐而在此之前﹐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祇是開

始過渡的獨立階段﹐它向「半國家」、「非政治國家」的社會主

義社會過渡。劉少奇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經由前資本主義到小生產

到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一般發展﹐看到

這種一般發展過程的各種媒介形式﹐如自由貿易、土地國有化、

合作制、資本積聚、股份公司、托拉斯等等﹐也指出它在中國社

會中的不平衡發展﹐它們的同時並存﹐提出了以國家資本主義為

主導形式的一系列小過渡﹐把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的過渡同彌補

本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﹐民主革命不徹底﹐以及趕上西方先進國

家過程結合起來。也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改革﹐階級鬥爭和改良

結合起來。劉少奇把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繫在一起﹐

指出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共同點是嚴格的計算和監督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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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的監督和計算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前提。因此﹐國家資本

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﹐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梯中的最後一

級﹐捨此沒有其他道路。社會主義就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向前再邁

進一步。在他看來﹐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發展﹐哪怕是小生產﹐

就其從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﹐就其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而言﹐

可以直接或間接構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﹐而向社會主義過渡

的步驟﹐哪怕是國家資本主義﹐就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而

言﹐也必然是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。 
第四﹐劉少奇直接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關於在落後國家正確處

理五種經濟成分共存的學說。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體的不同過

渡措施﹐即向小生產讓步的糧食稅和自由貿易；向國際資本讓步

的租讓制和租賃制﹐希望以此恢復正常的工農業交換。他們特別

重視由於生產資料的匱乏﹐小農經濟間自願產生的互助合作﹐特

別強調流通領域中消費合作社會的作用﹐把合作制當作於狹義的

國家資本主義﹐即已經建立國家統計和監督的那部分大城市工商

業的國家資本主義相區別﹐用於發展小生產（如自由貿易）的經

濟形式﹐進一步擴大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概念﹐把包括向小生

產和國家資本主義讓步的一系列權宜之計都包括在實施國家資本

主義的措施之中。 
第五﹐劉少奇和列寧一樣﹐清醒地認識到﹐在中國實施的國

家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國家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。因此﹐無產階

級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他指出﹐由於中國

落後﹐舊式國家辦事程序的存在﹐人民群眾缺少文化﹐使用部分

舊社會的管理人員﹐生產內部的無組織狀態和小生產造成的國家

與社會的隔絕狀態等等﹐都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源。無產階級如

果不學會管理﹐缺乏必要的政治形式保障﹐不能組織工人的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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鬥爭﹐不但克服和抵制不了官僚主義﹐反而會造成無政府主義的

騷亂。因此﹐在國家機關改革、建立工會和工人的監督、訓練工

人參加管理方面作了許多有益的嘗試。 
今天﹐我們重溫這一段歷史﹐並不是想簡單地說明 20 年的改

革開放證明了劉少奇的正確。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﹐是為了進

一步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﹐回顧與展望。列寧死後﹐俄國共產黨

的兩個領袖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爆發了一場一國是否能夠單獨

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。托洛斯基從俄國落後﹐建設社會主義條件

不足﹐需要靠世界革命來補充的正確前提出發﹐得出了取消主義

和冒險主義﹐煸起世界革命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錯誤結論。相反﹐

斯大林則從堅持十月革命成果的正確前提出發﹐得出了喪失清醒

估計的所謂「一國建成論」並發展為 l936 年宣佈蘇聯建成社會主

義。斯大林為了完成國家的工業化首先強迫農民集體化﹐取得原

始積累﹐誰反對這樣做﹐他就搞肅反擴大化﹐三位一體。這就與

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南轅北轍。他所說的「社會主義社

會」是建立在兩種所有制﹐兩大階級以及有商品、貨幣等條件下。

這種「社會主義」社會還存在著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國家。

這就導致了一系列錯誤： 
它取消了向社會主義繼續過渡的問題﹐過早的提出了共產主

義過渡的問題﹐既模糊了社會主義的實質規定﹐也曲解了共產主

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；它取消了過渡時期應有的分析和估計﹐掩

蓋了過渡時期的矛盾和問題：它混淆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和

社會主義社會﹐這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理論上對立起來﹐

在實踐上混淆起來：它把本來祇是作為過渡措施但還不可避免的

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﹐如國家資本主義﹐合作制通通都說成

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東西﹐掩蓋了這些東西過渡的資本主義性質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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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是極落後的資本主義性質；它把一國的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

祇能是國際現象對立起來﹐在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﹐割了一道鴻

溝﹐把社會主義變成了民族範圍內的東西﹐不再堅持祇有世界革

命才能戰勝世界資本﹐而是當作保衛蘇聯和實現民族社會主義的

手段。 
中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﹐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爭論﹐以

爆發文化大革命和劉少奇的悲劇（對毛澤東而言﹐何嘗不是更大

的悲劇）劃上了暫時的句號。但歷史並沒有終結。以階級鬥爭為

綱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﹐再現了俄國的悲劇﹐

卻是以另一種形式的再現。在理論上﹐一方面認為資本主義與社

會主義根本對立﹐要麼就是社會主義﹐要麼就是資本主義﹐希望

避免、繞過、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；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主義社

會存在著矛盾、問題﹐存在著過渡性質﹐存在著資本主義性質﹐

要進一步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」、「和資本主義差不多」。因此﹐

總是搖擺於理論上消滅資本主義和實踐上不能消滅之間﹐提出限

制﹐但又找不到限制的界線。消滅限制資本主義的結果﹐不但不

能消滅限制資本主義﹐反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﹐而且特別是落

後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。以階級鬥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﹐

即以限制資本主義產生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﹐證明斯大林和

毛澤東他們都不懂得在落後國家祇有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資本主

義的發展﹐才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處﹐這一列寧主義的經典提法。 
新世紀的開始﹐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點。當今「七加一」

的強國峰會﹐仍然是當年的「八國聯軍」﹐這個世界的一切災難

歸根結蒂來源於資本的全球化。馬克思主義沒有戰勝資本主義﹐

卻不斷幫助資本主義改變其落後形態。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惟一的

批判資本主義最徹底的理性學說。經典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﹐l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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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出現過。歷史沒有「如果」﹐

不能「假如」﹐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逆轉。 
我們仍生活在戰國時代。冷戰時期﹐我們生活在「恐怖的和

平」之下﹐（真正的恐怖來自大國）、這種和平祇是一種意外。

現在﹐當「新帝國主義」、「不得不帝國主義」、「新羅馬帝國」

論借全球化的西風重新崛起時﹐我們不應該忘記﹐戰爭仍威脅著

整個人類。歷史好像繞了一個圈﹐又向我們提出是站在八國聯軍

一面﹐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？好像別無選擇：「美國欺人太甚﹐

你跟它硬也不行﹐軟也不是」。「世界這麼亂﹐沒人管怎麼行﹐

咱們得謝謝美國」。「你不支持美國﹐就是支持獨裁領袖、流氓

國家、恐怖分子﹐就是和全人類作對﹐和自由民主作對」。過去

一百年﹐列強世界是「先下手為強﹐後下手遭殃」﹐我們既沒有

機會先搶﹐也沒有力量後搶﹐祇能自己搶自己（自力更生）﹐苦

苦掙扎於世界民族之林。 
美國強調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」（高於聯合國﹐也高於國際

輿論）﹐需要或聽話﹐雖獨裁也可支持；不需要或不聽話﹐雖合

法也可顛覆。「強國夢」的根源在於「強國」﹐小國沙文主義的

根源在於大國沙文主義。西方強國內部講自由、民主、人權﹐當

他們輸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時﹐也把貧窮、動亂、戰爭和污染

轉移到落後國家。蘇聯的經驗證明﹐「乞丐和龍王比寶」﹐祇能

自己垮臺。我們在「別人把自己搞垮」和「自己把自己搞垮」之

間﹐很難選擇﹐（看看列寧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搖擺於「世界革

命」、「等待援軍」和「一國取勝」﹐多麼左右為難）﹐就可知

道帝國主義的「硬道理」有多「硬」。幻想剛學到三招二式就和

人家叫勁﹐把人家放倒﹐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。 
觀察歷史﹐既要「自其不變而觀之」﹐又要「自其常變而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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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」。馬克思認為﹐物質的極大豐富是共產主義的前提﹐這個結

論現在看來不對了﹐物質的極大豐富一直是私有化的根源。人類

不患寡而患不均﹐這個「均」實際上是一輪一輪的均﹐不要說美

國的「極大豐富」﹐就是中國的「極大豐富」﹐馬克思都無法設

想。中國內部的最大問題﹐權力商品化﹐執政產業化﹐改革與腐

敗賽跑﹐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垮。但馬克思主義替弱勢群體說話﹐

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﹐祇要資本主義還存在﹐馬克思主義的價值

和永恆魅力就一直存在。 
l98l 年 l 月﹐我從內蒙回到北京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﹐我

寫的第一篇文章《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 — 肅清左傾流毒》﹐代

表著當時我對社會主義問題的總結與反思。劉源請我寫一篇序言﹐

上面的一席話和這篇文章﹐就算是我的序言吧。但願一代人能解

決一代人的問題。 
 

（附《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 — 肅清左傾流毒》一文） 
 
 
 
   張木生 

2002 年月 10 月 18 日 


